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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为适应国际中文教育事业发展需求，教育部设
立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语言合作中心是发展国际中文
教育事业的专业公益教育机构，致力于为世界各国民众学
习中文、了解中国提供服务，为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世界
多元文化互学互鉴搭建友好协作的平台。

语言合作中心具体负责统筹建设国际中文教育资源体
系，参与制定国际中文教育相关标准并组织实施；支持国
际中文教师、教材、学科等建设和学术研究；组织实施国
际中文教师考试、外国人中文水平系列考试，开展相关评
估认定；运行国际中文教育相关品牌项目；组织开展中外
语言交流合作等。

而于日前正式成立的“中国国际中文教育基金会”全
面负责运营孔子学院品牌。

该基金会是由多家高校、企业等发起成立的民间公益
组织，旨在通过支持世界范围内的中文教育项目，促进人
文交流，增进国际理解，为推动世界多元文明交流互鉴、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赵晓霞）

我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比利时旅行时的兴奋。当时我
就暗暗许愿，有机会一定要再来这里。

也许真的是注定的缘分，2018年，当我从英国结束任
期回到华东师范大学时，正好赶上比利时法语布鲁塞尔自
由大学孔子学院招聘中文教师，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
顺利通过选拔。

2019年初，我终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开始了我在比
利时的一段中文教学情缘。

"我要继续学习中文"

刚到布鲁塞尔的时候，恰逢中国春节。因此我在比利
时的第一堂课，献给了大年初一。

在课堂上，我教授了学生一些新春祝福语及新年歌
曲，学生们认真地跟着我一遍一遍地练习，还提出了一些
他们感兴趣的有关春节的问题，比如过年的传说、春节习
俗等。

在欢快的讨论中，我被他们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情
感动着。虽然当时外面飘着雪花，但我觉得这个春节很暖，也
很有意义。我能感受到学生们迫切希望学好中文、了解中国
文化的愿望。而我，正为他们提供了这样一条途径。

我主要负责初级、中级汉语课，商务汉语课，中高级
汉语口语会话课以及书法国画课等。学生大多数是大学生
和社会人士，还有少数中学生。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对中文
有着浓厚的兴趣。

上课前，我经常会和学生沟通，根据他们的想法和要
求进行课堂教学的调整，包括选用教材、变换教学方式
等，以更好地满足他们的实际需求，达到更佳的教学效果。

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明显地看到他们的进步。当
他们告诉我“叶老师，我下学期还要选您的课，我要继续
学习中文”的时候，我内心感到十分欣慰，觉得所有的付
出都是值得的。

在文化活动中了解中国

除了教学之外，我还和同事们一起举办了很多有意思
的文化活动。

新年的时候，我和老师们在比利时法语布鲁塞尔自由
大学的新春晚会中华文化展台向当地民众分享了中国书
法、剪纸，吸引了很多人的参与，现场热闹非凡。

好多民众还和我们攀谈起来，好奇地问我们各种各样
关于中国文化的问题，有的还表示很想学习中文，希望能
有更多机会了解中国文化。

暑期期间，我们和当地图书馆合作，向民众介绍并展
示了中国书法艺术和文化，指导他们现场练习，并就相关
问题进行了讨论。作为一次成功的尝试，中国书法艺术和
文化在当地引起了关注。

除此之外，我们还举办了中法青年翻译家研修活动，
有幸邀请到了相关作家、翻译家等，围绕中国当代文学及
其在法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今年孔院的很多线下活动都无法
举办，但在线上教学的同时，我也不忘和学生分享一些中
国文化的故事。有的学生已经在向我打听到中国留学的信
息，说等疫情过后，一定要到中国留学。

作为一名国际中文教师，最开心也最欣慰的就是能看
到学生的进步，看到更多学生对中文和中国文化产生兴
趣。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能感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在时代的洪流中，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一粟，但正
是千千万万的我们造就了世界的多彩和不同。我相信，与
比利时结下的这段中文教学情缘，将成为一颗希望的种
子，生根发芽，在未来的日子里不断结出累累硕果。

（作者系比利时法语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孔子学院中文
教师）

小时候的儿童节都是在学校
过的，我对读小学三年级时的
那次儿童节记忆格外深刻，对
精彩激动的各个游戏环节仍记
忆犹新。

那天，学校传得沸沸扬扬
的是，每个班级都要组织一个游
戏环节。我们班组织的游戏叫

“百发百中”，跟古代的投壶有点
儿像，就是要把铅笔投进啤酒瓶
里。不过你可别小看这个游戏，
瓶子的口特别小，很难投进！我
试了几次，就放弃了。但我旁边
的一位同学一直坚持不懈，终究
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最后顺利
地投了进去。在班上玩了一会
儿，我决定去别的班级看看，毕
竟儿童节一年才一次，这样的活
动当然得好好珍惜啦！

我走到了隔壁班，从窗口望

去，里面别提有多热闹了，队伍
都快排到门口了！他们原来是在
玩吹蜡烛。桌子上摆满了一排排
整齐的蜡烛，站在桌前的一位男
同学，瞪大了眼睛，鼓起腮帮
子，对着蜡烛使劲一吹，没想到
只吹灭了几支，看来游戏真没有
看上去那么容易。看了一会儿，
我又开始闲逛了。

咦！这个班级怎么这么安静？
我靠近一看，原来他们在玩猜谜
语。有同学手上有一张纸条：哪种
水果视力最差？我忽然觉得这谜
语好熟悉，感觉在哪里听过。哦！
这个谜语我在网上见过，答案是：
芒果。我想，也许猜谜不是很难
吧，说不定还能赢奖品。

排队的人不多，不一会儿就
轮到我了。我在大大的纸箱里摸
来摸去，里面的纸条好像都在说

“选我吧，选我吧！”我闭着眼睛，
随便抽了一张，上面写着：“大口
多一点（打一个字）。”我开动脑筋
想道，一个口，一个大，再加一个
点，不就是吠吗！“吠！”我坚定地
说道。老师说：“恭喜你，答对了！”
我心里窃喜。

第二题是“金木水火土，谁
的 腿 最 长 ？” 这 道 题 可 难 倒 我
了，它们都没腿呀。我挠了挠
头，半天没想出来。老师提示说：

“班上有答案哦。”我扫视了一圈，
发现有一位同学正在吃火腿肠，
我轻轻地嘀咕着：火腿肠（火腿
长），“对！就是火腿肠！”我脱口而
出。“恭喜你又答对一题。”老师
说。不过更难的挑战还在后面。

“小明初一时 12 岁，到初三
为什么还是12岁？” 这便是第三
题。难道是一道数学题？但小明

不可能不长大吧？我琢磨了好
久，最终放弃了。老师告诉了我
答案：“是大年初一和初三。”对
呀！都在同一年，年龄当然不会
变，这是脑筋急转弯！我怎么没
想到呢。

老师告诉我，答对两题的也
有奖励，于是，我兴高采烈地跑
到了奖品台前，只见有棒棒糖、
动物形状的橡皮擦、挂在书包上
的小挂件、陀螺……看得我眼花
缭乱，最后我挑了一个带挂件的
圆珠笔。粉红色的笔身，再挂上
一朵樱花，超级可爱。

转眼间，天边的晚霞早已呈
朱红色，儿童节也随着日落与我
们告别了。再见儿童节，愿我们
以后还能一直有这样纯真的笑
容，还能天真烂漫，童心未泯。

（寄自西班牙）

说方言能消弭距离感

视频中的西田聪将方言说得如此地道，和他
喜欢学相声分不开。2012年，在北京语言大学留
学的西田聪有机会体验相声大师丁广泉在该校开
设的“快乐课堂”，由此进入相声世界。

“我最喜欢的相声段子是 《普通话与方言》。
为了这个段子，我找了身边来自中国不同地方的
同学教我说方言。”西田聪还记得学这个相声段子
时，师父丁广泉的叮嘱——“不能光想怎么说，
视觉上、听觉上也要有味儿”。丁广泉的这番话让
西田聪了解到，每种方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性
格，练出“当地人”的感觉需要功夫和反复揣摩。

“从语言的角度分析，北京话儿化音多，但即
使同是北京话，城区不同语音也可能有区别。再
比如天津话中‘姐姐’发音很冲……要说出那个
味儿，需要仔细琢磨，反复练习。”对各种方言的
特点，西田聪反复实践、了解。

在西田聪看来，他通过学相声得到的最大
收获是可以跟中国人正常聊天。“我的中文最初
是在大连学的，来北京留学后，满嘴‘海蛎
子’味儿，当时上街买菜，指着白菜说‘疙瘩
白’，卖菜人不明白，交流起来有些困难，那时
候对方言表达有了深切的体会。如今，我跟北
京人见面，也会说‘吃了吗’，在这里，‘吃了
吗’就包含‘您好’的意思。”西田聪说，“学
会说当地的方言，确实可以瞬间拉近和交流对
象之间的距离。”

“会说方言让我和别人不一样”

来自尼日利亚的南开大学博士生韩懋宇开口
说中文，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但他并没去过东
北。“我学东北话是希望自己和别人不一样，会说
普通话的外国人贼多，但会说方言的不多。” 韩
懋宇对自己的东北口音甚是自豪。让他更自豪的

是，已经看完了12部《乡村爱情》系列电视剧。
韩懋宇记得自己第一次接触东北话是看到

《欢乐喜剧人》 这个综艺节目时，节目中的不少
选手是东北人，用东北话讲的搞笑段子让他觉
得特别有趣，也激起了他探究东北话的好奇
心。“我的好奇心越来越重，看的东北喜剧作品
越来越多，在不知不觉中就爱上了东北话。”
韩懋宇说，“感觉东北话很好听，感染力特别
强，也很接地气。”

而让他和东北话结缘的另一个重要缘由是他
的“中国妈妈”。当时还在尼日利亚学汉语的他，
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住在北京的中国妈妈。“我
和中国妈妈聊天时，发现她的口音和我们的中文
老师不一样，觉得很有意思，就激起了学习的动
力，后来才知道那是东北话。”

1 年后，韩懋宇到南开大学读书，有机会和
中国妈妈见面。“如果说《乡村爱情》是我学东北
话的教材，中国妈妈就是我学东北话的老师。经
常和她唠嗑，就被带到东北话的语调里了。”韩懋
宇说，“现在我还认识了中国妈妈的家人，也常和
大姨大姨夫、二姨二姨夫……唠嗑。”

回想自己学东北话的历程，韩懋宇说并未特
意去学，只是常关注和东北话有关的人和事，慢
慢就被其“感染了”，“不过也有挑战，东北话的
语调不好把握”。

“能不能教我新的东北话”

就读于北京交通大学的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
武帝也喜欢说方言。他到中国留学的第一年是在
东北师范大学读预科，常和当地人交流以提升中
文口语水平。那时，只要遇到当地人，武帝就会问对
方“能不能教我新的东北话”。回想当时的场景，武
帝记得自己请教过学生，请教过出租车司机，也请
教过当地民众，真的是“碰到谁都问”。

“后来到北京读书，别人还能听出我的东北口
音。”武帝说，“我觉得东北话特别好玩，用东北
话表演才艺就更有意思了。有一次，我在北京参

加一场汉语比赛，因为预先准备的相声节目时间
长度不合适，只得临场应变，用东北话进行了才
艺表演，不仅救了场，还挺成功的。”

最近，武帝开始通过抖音学北京话，知道散
步 被 称 作 “ 遛 弯 儿 “， 摆 架 子 被 称 作 “ 端
着”……“太有意思了。”武帝说。

就读于浙江理工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唐曦兰
有个愿望——学粤语。她曾买了粤语教材准备自
学，“但还是有些难，语调、语法等都需要老师引
导”，因此她希望学校在将来能开面向来华留学生
的关于方言的选修课。

方言承载着地方的文化

方言承载着地方的文化，也是中国语言多样
性的一个具体的体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存
在及使用价值。

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刘丹青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世纪，尤
其是90年代以来，就一直非常注重保护各地濒危
的语言。它有一个核心观点：每一种语言实际上
也包括每一种方言，都形成了观察这个世界的一
套独特视角，从表述方式、用词等方面都可以得
到体现。当这种语言丢失，这种视角也就会消失。

对外国人来说，学习方言既是爱好，也是了
解中国文化，运用不同视角了解中国的一个有效
途径。

唐曦兰认为，对外国人来说，学习方言是有
意义的。“学习不同的方言，可以了解其所承载的
文化信息，是了解当地文化的一个渠道。比如我
到云南学了几句当地方言，会让我感觉到一种亲
近感，既是对当地民众的亲近，也是对当地文化
的亲近。”

武帝认为，方言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背后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在我学方言的过
程中，我发现有些词能看到当地流传下来的民间
习俗的影子，了解这个词也是了解当地的文化。”

（本文配图来自网络）

"我下学期还要
选您的中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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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文化多元的国家，数据显示，拥有汉藏、阿尔泰、南岛、南

亚和印欧五大语系的130多种语言，方言土语难以计数，是当今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之一。

对外国学习者来说，学习方言“既好玩又可以了解方言背后的文化信息”，对华侨华人来

说，方言是承载着乡愁的文化记忆。

本版今日推出《我们和方言的故事》之上篇，将目光投向学习方言的外国人，听他们讲述

学习方言的故事。

外国人学方言，是种啥感觉？（上）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同样一句话，我用不同
的 方 言 说 ， 味 儿 就 不 一 样
……”在一个关于外国人说方
言的视频中，来自日本的西田
聪分别用北京话、天津话、闽
南话、上海话、四川话等说了
一遍“你看，这是什么”，其地
道的表达，惊呆了视频制作者。

对外国人来说，学习方言
并不容易，但还是有人愿意挑
战。正如西田聪所言，体验

“十里不同音”非常有趣，令人
着迷，而且和当地人用方言交
流能快速消弭距离感。

广东话广东话广东话


